[bookmark: _GoBack]这三年
蔡永兴
一个幽灵，一个正在并将继续着永恒轮回的幽灵飘浮在我的上空，从我反问心灵“我存在与否”起。
“快看查拉图斯特拉！他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就好像他在动物的中间行走一样？”那么幽浮在我周围的名为尼采的幽灵正向我传递什么隐喻？负重的骆驼？撕咬一切的狮子？还是本初的婴儿？至少自这一年起，我不是“我”了。
(点拨:本文作者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大量的隐喻与象征直接纳入文本：“负重的骆驼”隐喻人放弃生活欲念与自由，忍辱负重，肩负太多他人沉重的“你应该”的教言；“狮子”隐喻着人为自己创造自由以便从事新的创造；而“婴儿”代表着人的纯洁与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人创造自由的第一步。)
那些人有如此多的善，又有如此多的虚弱，它们之间就像是沙粒与沙粒之间一样，是“公正的、亲密的”。当我小有所成并且心生快意之时，正如尼采所语：“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他们会抛出卑鄙的目光。因此，那个遭受同时代人贬低，而直到晚年时期，其哲学的价值才被人们认识到的幽灵，向我靠近。永远不要指望那些庸俗的人会达到同等的高度。如叔本华所言：“爱慕虚荣的人非常健谈，而内心骄傲的人则沉默少言。”因而，我漂泊到了一个理想的悲伤之所。第二年，幽灵的气息更丰富了。
(点拨:尼采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么多的善意、同情、公正，但也看到了人类的诸多弱点。这些特点就像沙粒与沙粒一样亲密。尼采同时也强调：所谓的“公正”，只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去进行判断，而无法去除自我的主观偏见。)
今年便是我找寻存在的第三年了，我行走于道路上，心灵就像幽灵的形体一般虚无。“我是一个十足无能的人，正如现在的许多人一般，认识幽灵却说不出一句自己的话，我想我连骆驼都不是，或许我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那种认识浅薄、极度虚伪的火狗？不！绝不！我应该成为超人，成为那一道声震人间的闪电！那么我再一次发问：我之存在与否？我之如何存在？”
(点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大地的皮有各种病，其中一种就是第三段提到的“庸俗的人”，另一种就是“火狗”。火狗象征着一群充满热情又缺少思考、追寻自由实为伪善的暴力改革者。此处意在强调“我”的虚无感。)
“人生而平等，自然赋予每个人躯体，皮囊之下谁都有五脏六腑，这便是人之平等最好的证明，所以自降世起我们便平等拥有了存在性，并且为存在而存在。”从身后追来的金济——我今年认识的不是幽灵的新家伙——争辩道。
(点拨:文中多处出现“幽灵”一词。第一段与第二段中以幽灵比喻思想的抽象性，是指尼采的哲学思想不断渗入“我”的内心。第四段的幽灵则比喻尼采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因“上帝死了”后形成的价值真空而悲观，却又无力解决。金济试图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身份对抗尼采的存在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价值，因此“我”强调他“不是幽灵”。金济的出现是文中“我”思想改变的重要契机。)
“别将那种存在之存在丢给我这种悲观主义者。并且离我远些，否则我也即将成为某颗‘公正的、亲密的’沙粒了。”我推了推这个向我贴近的人。
“你的话还是那么不明所以呢，不过言归正传，我想你不是一个会堕入虚无的人，因为你的理性。我们都在凝视深渊，而此刻深渊还未凝视我们，我想我们应该将目前的创造性再提升一下。”他丝毫没有顾及我方才说的话的后半句。
“首先不要将你的理想强加于我，任何人都存在堕入虚无的危险，并且你的话同样不明所以，你所说的‘深渊’代指何物？还有，你要创造什么？”
(点拨:尼采认为人类的思想便是深渊，而“同情是最深的深渊”。因为人们对人生与自我观察得越深，对痛苦也就感受得越深，这样很容易导致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所以尼采也说：“看到深渊，却以鹰的眼光看它的人，——以鹰的利爪抓住深渊的人：这种人才有勇气。”他强调人类面对痛苦与同情时要昂然傲视。)
“正是你深陷其中的——‘自我’啊。你知道吗？萨特在其初期所著的《自我的超越性》一书中将自我一分为三：反思意识的‘我’、被反思意识的‘我’和被‘悬搁’解放的先验意识的‘我’。由此产生三个‘我’的问题。而你现在正处于前两种自我的反思与被反思状态中，并且……”
“并且，尼采所说的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虚无主义’，正侵蚀着我自己，所以你想要我们一起将目前我们所有的创造进行提升？”我不由自主地接过他的话。
(点拨:虚无主义产生于悲观主义。强大的生命欲望在遭到世人的诽谤后，就容易转而诅咒自身。大众掌握了话语权，将高贵者拉入平庸，而平庸者面对生活的重压又无能为力，高贵者认清现实却同样无力改变。上帝虚无，带来了价值虚无；承认“上帝死了”之后所带来的价值真空，也同样带来价值虚无。文中的“我”此时已经意识到尼采对自己产生了影响。)
我继续发问：“所以要针对自我创造什么？”
“这正是我来找你探讨的问题，我想我被阻塞于此了。”
“在深入探讨之前，先说明你是如何想的，并想如何做吧。”
“通过教育他人，劝告他们进行深刻的阅读，从而塑造他人，让他们与自己共同探讨出路。”
“那还真是个既愚蠢又略显可爱的办法呢。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叔本华告诉我们要很小心地劝阻他人，而在尼采那里，大部分的他人都如动物一般栖息着。并且叔本华强调人们不要过多地阅读，因为思想是目的而阅读只是手段罢了，那些书读万卷而思想、行为却如同芸芸众生一般的人多之又多，而他们的内在往往虚浮。所以，我们应该撕咬自我，从而再创造一个自我出来，等到那时，‘它走近了，这伟大的晌午’。对，没错！我们要摧毁、破坏，从而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对，我应该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中，而非存在于尼采或叔本华或其他任何人的支配下。我本身便是个高于幽灵的存在者！”
(点拨:人类通过阅读来了解思想，又试图通过让别人阅读，同化他人的思想，把他们变成朋友，但这些其实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差异。“超人”哲学强调人类凭借自身的意志，不断突破自我，创造自我，摆脱旧价值；而阅读时如果只是皈依他人的思想，则与尼采背道而驰。摆脱旧价值，重新认识真正的自我的那一刻，便是尼采口中的“伟大的晌午”。所以真正理解尼采，便是：先读他，然后突破他，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你的想法如此惊人——再造一个自我！”金济放缓了脚步。
“存在者却发问存在否，这本身就很奇怪。”我暗想。
这三年便是，我再造一个“自我”的过程。
(点拨:前四段讲述了“我”作为读者在阅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三年的心灵变化；从第五段开始，在与金济的对话中，“我”逐渐跳出“读者”身份，变为创造者，从虚无主义中提取了积极主义精神。)
总评:如果要读懂本文，恐怕要先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此书中大量的词汇、语句被直接或间接地引入本文中，在增加了文章的文学、哲学意味的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以查拉图斯特拉的经历为主线，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口吻来抒写尼采的思想。此书前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个部分写查拉图斯特拉走出森林，宣传“超人说”；第二个部分写回到山上的孤独的他梦见自己的说教被世人歪曲，于是再次下山，这是他思想日渐成熟的时期；第三个部分写他重新归山，“永远回归”的思想宣告成熟。本文作者在行文时叙议结合，巧妙地将其与“这三年”暗暗扣合：第一年开始寻找；第二年认清现实后产生了虚无与悲观；第三年突破与创造，重拾自我，这代表“我”的精神成熟。这样的设计在内容上符合尼采哲学的内核，形式上又契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写作方式，真可谓够“尼采”！（决赛评委  张健）
参赛者说
在“要我写的”和“我要写的”之间，我选择后者，因为我注重自我选择的自由。首先在赛题的选择上，我自然是选择了自由度最高的“这三年”，它不只是一个时间跨度，在内容上可以包罗万象，这样至少保证了我的手脚不会被赛题束缚。
作文的主旨要在开篇有所一瞥，但不全然突出，于是我需要一个能将主旨延展的线索。当时脑中闪现出《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然而主义的幽灵此时并不为我所需，我要谈及的是我近年受思想上的幽灵支配的状况，于是那些已逝的留下伟大思想的人便成为此文中支配着现代人思想的幽灵。而像《理想国》那样以对话体将思想呈现出来的方式我尤为喜爱，所以此文借鉴这种方式展开主旨。
当我真正下笔去表达思想时，并无大的阻碍，因为我所要表达的思想源于自我的经验，但如何交代是需要具体事件作为载体的，文章中所写的交谈并非事实，我只是以此为由来展开主旨。如何将哲人的思想自然地插入文章中呢？其实并不难，因为哲人各种学说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当抛出“一”的时候，“二”就能引出。说实在的，尼采绝对是我最大的“敌人”了，正如叔本华曾是尼采最大的“敌人”那样。若要创造必先破除——“活在自己的身体之中，而非任何支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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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   蔡永兴   一个幽灵，一个正在并将继续着永恒轮回的幽灵飘浮在我的上空，从我反问心灵 “ 我存在 与否 ” 起。   “ 快看查拉图斯特拉！他在我们的中间行走，就好像他在动物的中间行走一样？ ” 那么幽 浮在我周围的名为尼采的幽灵正向我传递什么隐喻？ 负重的骆驼 ？撕咬一切的 狮子 ？还是 本初的 婴儿 ？至少自这一年起，我不是 “ 我 ” 了。   ( 点拨 : 本文作者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大量的隐喻与象征直接纳入文本： “ 负 重的骆驼 ” 隐喻人放弃生活欲念与自由，忍辱负重，肩负太多他人沉重的 “ 你应该 ” 的教言； “ 狮 子 ” 隐喻着人为自己创造自由以便从事新的创造；而 “ 婴儿 ” 代表着人的纯洁与遗忘，是一个 新的开始，是人创造自由的第一步。 )   那些人有如此多的善，又有如此多的虚弱，它们之间就像是沙粒与沙粒之间一样，是 “ 公 正的、亲密的 ” 。 当我小有所成并且心生快意之时，正如尼采所语： “ 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 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 ” 他们会抛出卑鄙的目光。因此 ，那个遭受同时 代人贬低，而直到晚年时期，其哲学的价值才被人们认识到的幽灵，向我靠近。永远不要指 望那些庸俗的人会达到同等的高度。如叔本华所言： “ 爱慕虚荣的人非常健谈，而内心骄傲 的人则沉默少言。 ” 因而，我漂泊到了一个理想的悲伤之所。第二年，幽灵的气息更丰富了。   ( 点拨 : 尼采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么多的善意、同情、公正，但也看到了人类的诸多弱点。这些 特点就像沙粒与沙粒一样亲密。尼采同时也强调：所谓的 “ 公正 ” ，只是站在自己的狭隘立场 去进行判断，而无法去除自我的主观偏见。 )   今年便是我找寻存在的第三年了，我 行走于道路上，心灵就像幽灵的形体一般虚无。 “ 我 是一个十足无能的人，正如现在的许多人一般，认识幽灵却说不出一句自己的话，我想我连 骆驼都不是，或许我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那种认识浅薄、极度虚伪的 火狗 ？不！绝不！我 应该成为超人，成为那一道声震人间的闪电！那么我再一次发问：我之存在与否？我之如何 存在？ ”   ( 点拨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大地的皮有各种病，其中一种就是第三段提到的 “ 庸俗 的人 ” ，另一种就是 “ 火狗 ” 。火狗象征着一群充满热情又缺少思考、追寻自由实为伪善的暴 力改革者。此处意在强调 “ 我 ” 的虚无感。 )   “ 人生而平等，自然赋予每个人躯体，皮囊之下谁都有五脏六腑，这便是人之平等最好 的证明，所以自降世起我们便平等拥有了存在性，并且为存在而存在。 ” 从身后追来的金济 —— 我今年认识的 不是幽灵 的新家伙 —— 争辩道。   ( 点拨 : 文中多处出现 “ 幽灵 ” 一词。第一段与第二段中以幽灵比喻思想的抽象性，是指尼采的 哲学思想不断渗入 “ 我 ” 的内心。第四段的幽灵则比喻尼采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因 “ 上帝死了 ” 后形成的价值真空而悲观，却又无力解决。金济试图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身份对抗尼采的存 在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价值，因此 “ 我 ” 强调他 “ 不是幽灵 ” 。金济的出现是文中 “ 我 ” 思想改变的 重要契机。 )   “ 别将那种存在之存在丢给我这种悲观主义者。并且离我远些，否则我也即将成为某颗 ‘ 公 正的、亲密的 ’ 沙粒了。 ” 我推了推这个向我贴近的人。   “ 你的话还是那么不明所以呢，不 过言归正传，我想你不是一个会堕入虚无的人，因为你 的理性。我们都在凝视深渊，而此刻深渊还未凝视我们，我想我们应该将目前的创造性再提 升一下。 ” 他丝毫没有顾及我方才说的话的后半句。   “ 首先不要将你的理想强加于我，任何人都存在堕入虚无的危险，并且你的话同样不明所 以，你所说的 ‘ 深渊 ’ 代指何物？还有，你要创造什么？ ”   ( 点拨 : 尼采认为人类的思想便是深渊，而 “ 同情是最深的深渊 ” 。因为人们对人生与自我观察

